
我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民族地区校本课程的开

发，而是校本课程所涉及到的文化选择。在民族地
区，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反映了多元文化与现代性的

关系，这对关系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又是一个实

践性问题。如何理解与处理这对关系也深刻地影响
着民族地区校本课程的开发、校本课程的活跃度与
实际的功能。
我通过一项专门的与民族教育有关的问卷、访
谈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在许多民族地区，校

本课程开发有需求，但重视不够；校本课程受学校

制度环境限制；强调文化传承而忽视文化交融；太

注重民间性、乡土性、传统性和民族性，这一方面
可以增进本民族认同与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则可能

引起我们走向极端，造成对其他文化的忽视和排

斥，这种现象在今天是比较可怕的。另外，有些学
校直接将校本课程变成职业技术课程、国家课程的
补充等，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校本课程，只是

徒有校本课程之名而已。
从地方实际的角度考虑，校本课程开发除了有

保留民族和地域文化的考虑外，确实也存在权力、
利益、分配的问题。诸如由谁开发，开发什么，为
什么开发，为谁开发等问题都需要考虑，这里面涉

及到国家、地方、民族、学校、个人多方面的博
弈。不管对哪一方来说，校本课程开发中出现的问
题是文化权利与文化选择问题，其实质是多元文化

与现代性的问题。如何理解这一对关系确实影响着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如果将这对关系看成是对

立的，一种支配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如果看成是

可接触与融合的，相互尊重与互惠就成为可能。
就上述这对关系问题，我先谈几点“流行看

法”或“主流观念”。鉴于我们国家多元文化构成
的事实，有学者将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定义为“多
元一体化教育”。在这种视角下，我们看到的民族

教育其实是没有或少有多元只有一体化的教育，是

由上至下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在这种国家主义意识
形态下，校本课程自然就应该是地方性、民间性的
乡土教育。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容易走向另一个极
端。例如“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这是一种更加强
烈的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观点。那么多的
乡土教材，怎么整合起来？如果要整合，就只能发

生文化的中断和重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中，不论公开的还是隐蔽的课程中都深刻地传递着

文化中断和重构的观念与现实。这样的结果也反映
了民族地区始终都处在一个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

传统和现代，整合和多元发展等方面二元对立的状

态。这样的二元对立是一种紧张的、异常敏感状态。
为此，我有一种忧虑，我们怎么在多元一体化教育中

消除紧张达成和谐。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提法事实上
强化和维持了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
有学者折衷了教育理念，提出“和而不同教育
模式”。但是，“和”没有在学校教育中找到真正
的路径，反而却唤醒和强化了“不同”。乡土教材
推进了这种“不同”，“月是故乡明”，爱自己的民
族文化历史本无错，但这种意识如果从小被强化，

长大了会变得危险。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同呼吸
共命运的“地球村”，学校教育应当教导学生学会
尊重、理解其他文化文明，应该走向爱人类，爱自
然的博爱大道。如何走向这条“大道”，我曾提出
了“嵌入的现代性学校教育”，其实这也是“多元
文化整合教育”的翻版。这种提法也有极大的对立
性，因此也是有问题的。
我近期又重读了巴西学者保罗·弗莱雷的《被

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很受他倡导的对话教育理
念启发，提出了“多元文化对话教育”。因为每一
种文明和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

话体现了尊重和交流，达到了理解。（下转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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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7 页）校本课程开发是不是缺失了这一方

面？不同的民族都有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与理解，

这种对话要在乡土教育中有所反映。为了使对话教
育能真正进入真实情境接近本源与真实，我们可以

进一步提出“多元文化通达教育”（对不同民族的
认识、学习与理解），这样对我们能接触到的文化
都有一个了解。我们在和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中
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美美与共”是一个人类美好的和谐境界，
因此多元文化融合教育（文化的演进与创新） 对每

个民族都至关重要。最后在“天下大同”的文化背
景下，我们可以提出“多元文化共享教育”，人人
都能受惠于人类的文明。
总之，民族地区学校校本课程开发应从“意识
形态”走向“意识生态”。

（责任编辑 张苗苗）

“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理论意识不够。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重新制订乡
土教材开发的政策，尤其在乡土教材的开发过程中

需要专家学者给予理念上的指导和培训。
为了加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推动中国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近五年来，我带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

究。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该
项目得到国家“985”工程项目和美国福特基金会
的资助，它以文化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理

论基础，通过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个案研究，在

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的一般范式，为少数民族

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经验支持和参考范例。
该项目选取了两所分别代表西北高原牧业和西南丘

陵稻作经济文化类型的学校开展实验。我们首先对
当地社区进行经济文化类型调查，根据英国哲学

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
观点确定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可持
续发展最有用、最有价值的知识，然后选择哪些内
容进入乡土教材，怎样进入，进入多少，同时考虑文

化变迁因素。该项目已实施将近四年，历经“经济文
化类型田野调查”“制定校本课程标准”“开发校本
课程教材”“教师培训与实验教学”四个阶段。
另一方面，在香港乐施会、国家“985 工程”

的资助下，我们还开展了“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
究”项目，抢救性地搜集、整理从清末以来散落在
全国各地的乡土教材。这些乡土教材记录并承载了
当时当地的乡土文化知识，既是有形的资产，也是

无形的遗产。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协同努力，我们形

成了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搜集、研究队伍。
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收藏了 3000 多册乡土教

材，其中既包括清末、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
60年来的乡土教材，也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

族文字乡土教材以及台湾地区的乡土教材。搜集乡
土教材是保留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个项
目意义重大，希望所有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收藏工

作。在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应关
注乡土知识，保证乡土文化占有一定的比例。这
样，既贯彻体现了我国教育的国家意志，也充分展

示了文化的多样性。
在这两个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

到，教育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生态、社会和文化脉络
中，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地域和民族

拥有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在中国，要传承乡土知
识，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就要实施多元文化

教育，而地方性乡土教材的开发和校本课程的建构

是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推动课程改革的关键。也就
是说，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既要考虑到整体上

民族———国家认同和建构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各地
方特定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的需要。为此，我们建
议在乡土教材开发以及校本课程的建构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重视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之间的和谐发

展，避免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分离。
学校教育应该通过乡土教材和校本课程开发来

传承乡土知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国家知识与地
方知识二者应该是互补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应
融入以国家课程为主导的学校课程之中，从而在学

校教育领域构建一种和谐发展的课程体系。
（责任编辑 张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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